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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服務員的嚴格要求
最近看了一個視頻，節目邀請了多位空中服

務員分享她們的有趣事。大家經常搭飛機的時
候，可能只會注意到空中小姐的樣貌美不美，但原來她們美麗
的背後，要付出很多精神去維繫空中服務員的形象。特別是女
空中服務員，某一些航空公司對旗下員工的要求特別嚴格。
在節目中，有一位空中服務員說：「我們穿着的制服也有特
別要求，因為在所有航空公司中，我們穿着的相對有點性感，
所以航空公司要求我們要保持在某一個磅數的體重，這樣才可
以維持標準的身段。」該空姐更說：「我們的眼睫毛公司也有
特別要求，需要每個女性都要戴上假眼睫毛，為確保在服務期
間假眼睫毛不會掉下影響乘客，需要塗上多層睫毛膏。」你可
能會問，那麼不戴假眼睫毛便可以了。這樣也不行，因為公司
要求她們的眼睛看上去要漂亮。
某些航空公司更加嚴格規定，要求所有空姐在機場的時候要
穿上高跟鞋，手上除拿手袋之外，不可以攜帶別的東西給客人
看到。就像你在機場買了一些便利店的東西，你便要把它藏起
來。另外，空姐如果臉上長出痘痘，航空公司會把你接下來幾
天的工作暫時取消，不希望這種狀態給乘客看到。這樣我覺得
真的太奇怪。
但有一些很有趣的。空中服務員因為以殷勤的態度去服務乘
客，久而久之已經變成習慣。其中一位空姐分享：「我曾經試
過多次回家的時候，當電梯門打開的一刻，看見裏面有人，自
己不期然地30度鞠躬說『你好』！然後才醒悟起來，現在不是
工作，又不認識對方，為什麼我會這樣。可能這就是職業病
吧！」另外，當你接觸亞洲地區航空公司的空姐，大多數都是
身材高䠷且年紀比較輕，反觀歐美或北美洲的空姐，她們的年
紀或身形卻不一樣。節目還透露，亞洲地區的空中服務員的薪
金比一般職業會多一點，反觀在外國的話，空中服務員薪金跟
一般職業差不多。據說外國人喜歡跟家人團聚，而做空中服務
員要經常離家工作，導致沒有太多人喜歡做空中服務員，所以
公司招聘職位的門檻自然便會降低。
有些事情如果沒有人說出來，一般市民是不知道的。下次當
你乘坐飛機的時候，會不會更加特別留意空中服務員的外貌與造
型？

《浪浪山小妖怪》
隨着 2025 年暑期檔
的即將落幕，中國電影

市場的不斷發展和觀眾口味需求的不斷
提升，中國電影市場再次交出了一份亮
眼的成績單。我們有理由相信，國產電
影將在未來的市場中繼續發揮重要作
用。據數據統計，今年暑期檔（6月至8
月）電影總票房（含預售）已突破110
億元人民幣大關，其中國產電影表現尤
為搶眼，不僅領跑整個暑期檔，更以超
過90億元的票房佔比，彰顯了中國電影
市場的巨大潛力和強勁復甦勢頭。
截至8月底，暑期檔電影市場呈現出
一片繁榮景象。國產電影成為推動票房
增長的核心力量，多部高質量影片的湧
現，不僅引發了良好的口碑效應，更帶
動了觀眾的觀影熱情，使得大盤票房多
次實現逆跌。其中，《南京照相館》以
超過27億元人民幣的票房成績，穩居暑
期檔票房榜首位，成為當之無愧的票房
冠軍。而《浪浪山小妖
怪》和《長安的荔枝》分
別以約 13 億元人民幣和
6.76億元人民幣的票房緊隨
其後，位列第二、三位。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暑

期檔的熱門影片中，多部
作品都源自對中國傳統 IP
的創新性改編或重新演
繹。如國產動畫電影《浪
浪山小妖怪》，取材自經

典名著《西遊記》中的配角小妖，通過
全新的視角和敘事方式，將這一經典角
色重新呈現在觀眾面前，不僅刷新了中
國影史二維動畫票房榜紀錄，更展現了
中國電影在創新方面的巨大潛力。
此外，《南京照相館》等影片也通過

細膩的情感刻畫和獨特的敘事風格，贏
得了觀眾的廣泛好評。這些影片的成
功，不僅體現了中國電影在題材選擇和
敘事技巧上的不斷進步，更彰顯了中國
電影人在傳承與創新之間的巧妙平衡。
暑期檔的良好表現，無疑為2025年的
中國電影市場注入了一針強心劑。從供
給來看，中國電影的產能依然強勁；而
從需求來看，超過2.6億的觀影人次也
充分說明觀眾對於電影這一文化消費形
式的熱愛與追捧仍然不減。
有專家提出：「目前，中國電影供給

的美學質量正在發生轉變，電影的創作
離不開對中國傳統IP的重新演繹。」這

一觀點不僅揭示了當前中
國電影市場的發展趨勢，
更為未來的電影創作提供
了有益的啟示。展望未
來，我們有理由相信，在
中國電影人的共同努力
下，中國電影市場將迎來
更加繁榮的發展局面。
暑期檔的輝煌成績，也
將成為激勵我們不斷前行
的重要動力。

當人人都北上時，如
果不想在海關同人逼，

可以選擇逆向向西，留港消費。中環碼
頭上船，半小時就到了另一個世外桃
源。我在愉景灣酒店Check-in之後，晚
餐就選了酒店對面的韓國餐廳Joo，由
於現在流行北上消費，餐廳人客不多，
安排我們坐在窗口向街的座位，而且窗
口開到餐桌齊高，身體可以感受到室內
冷氣，同時可以呼吸到室外新鮮空氣，
望着紅磚鐘樓，一邊燒烤韓牛，廚師很
貼心，牛肉切到丁方大，剛好一口一塊
的尺寸，四邊都用火灼過，再稍微烤一
烤，又嫩又滑，蘸韓式大醬，用生菜包
裹，一啖吞下，好吃到停不了口。加上
蟹肉沙律、泡菜豬肉湯，還有一個石頭
鍋飯，加上兩杯飲品，兩個人的消費也
只是700元，捧腹而回！
食得太飽，咫尺之遙就是三白灣沙
灘，吹吹海風，聽聽海浪，遠處的中環
星光點點，近處的迪士尼忽然煙花盛
放，米奇米妮的無人機在空中閃爍，何
似在人間？
這是我第一次在愉景灣過夜，發現此

處真的很宜居。要住過才明白，為什麼
那麼多朋友願意放棄市區的繁華便利，
搬到這個連私家車都禁足的海邊小鎮？
地理環境優越，風景如畫，這裏的小鎮
風情，人情味很濃，我步出酒店找不到

巴士站，問一問路人，已經有兩個人很
熱情地要帶我去巴士站。忽然閃過一絲
念頭，這真的很值得居住啊！忍不住看一
看路邊的地產公司招牌，這裏的樓價雖
然跌了也不便宜，買樓遙不可及，花1,000
元左右來住一晚愉景灣酒店，由這個上帝
視角望一望我們熟悉的港九新界、坪洲、
南丫島、大嶼山，就是最好的療癒。
我發現愉景灣酒店住客除了空姐機
師，最多的就是本地一家大細客人。正
值暑假，沙灘上有Splashtopia愉景灣彈
游夏日嘉年華，很適合全家來度假。日
本酒店近年瘋狂加價，東京大阪的商務
酒店也要2萬日圓起跳，愉景灣酒店的
海景房暑假平日也只是每晚882元起，
中環到愉景灣僅僅是25分鐘，收費為
55.8元，而且平日消費150元或周末消
費250元就送免費回程船票，相比去日
本或者東南亞便宜一大截。

逆向消費

路過深水埗汝州
街，目的不像過去

來挑選布料，而是為食。開業不久源
自吉隆坡增江的「緊張」正宗馬來華
人咖喱粉麵館。
過去的匹頭布行及製衣工具和配料

林立的店舖已轉型，幾乎都成為吸引
年紀較輕顧客的咖啡館、麵館，以及
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及內地不同省
份滋味不同的特色菜館。深水埗過去
叱咤風雲的布料市場，不斷收縮，這
次到來發現有好幾家已堅持多年的布
匹店舖，大閘拉下，地產中介貼滿招
租單張，無奈嘆息時光荏苒，本地曾
經是亞太區首屈一指的時裝事業「時
不利兮騅不逝」，轉眼成空漸漸無覓
處！
一路走來，途經「十大碗」雲吞麵

店、石磨芝麻糊雪糕等等人客在排長
龍，總算欣慰客似雲來無分本地外
地。忽爾被夾在食店中間一家小小的
藤織竹織產品店子吸引，尤其櫥窗展
示一張非常醒目、地中海藍色蜆殼形
（立體圓錐形）藤椅，未必似這張椅
子的艷麗顏色，卻是我們童年甚至侄
子們的童年同樣享受過的廣東傳統家
居椅子。當年也有色彩斑斕塑膠包藤
的材料編織，家中各人卻特別喜愛曬
乾藤蔓的原來淺啡色物料，尤其接觸
到天然藤蔓本來的涼意，夏日炎炎之
恩物。寒冬時節祖母在坐下前，放置
棉胎咕𠱸 ，看着都感到溫暖。
感謝歌詞大師鄭國江老師告知，這

種立體圓錐形藤椅，名叫蜆殼藤椅。

我們或坐、或睡在蜆殼藤椅上成
長，跟它相關的事物依然十分清晰，
思維時光隧道即時帶我回去已逝的歲
月，坐鎮村邊特大的古井背面，小山
丘上數百年楊侯古廟，右側曾經有一
所茅寮，放滿藤蔓竹枝，中間坐着一
名來自異鄉的中年工匠，每天為村民
編織藤籃、藤椅、竹凳、竹枱椅。在
那些清貧歲月，購買全新的傢具並非
平常事，家家盤算如何省得一元得一
元、一毫得一毫。藤籃傢具破損，便
拿到茅寮請工匠叔叔修理，輕者免
費，重者一個幾毫，從中我們亦學會
節儉，不隨便丟棄仍可使用的物資。
從藤椅的編織，轉化成手袋，一度

成為香港出口到歐美國家的重要輕工
業。這類手作很難在工廠進行，因為
不少工匠為家庭主婦，需同時照顧家
庭兒女，亦希望在家內環境賺取幫補
家計零用錢，如穿膠花、刺繡手袋花
樣、織冷衫、勾杯墊及需要較大空間
放置藤蔓用作織手袋，成為當年我城
「半邊天」奉獻的經濟來源。

蜆殼藤椅
中國人表示心
情愉快的方式，

就是到飯館吃一頓。在上世紀
八十年代，去飯館吃飯是很隆重
的社交，去一些有名飯館就更隆
重，那時候北京有一間飯館叫
「順峰」，要是去這家吃一餐，
就顯得特別有身份、有面子，這
是30多年前。現在去飯館吃一
餐，真是太輕易了，只是感受與
當年完全不同。
近日去北京市中心一家餐館，
走進門服務員完全不理，自己找
空位坐下，還是沒人理，原來桌
上有「二維碼」，用手機一掃，
自己點餐，點完，立即就得交
錢，否則沒得吃，手續全辦完
了，等吃吧！
剛從歐洲回來，那邊不是這
樣。外國人平日吃飯很容易，兩塊
麵包夾點肉和調料就是一餐，但
去飯館吃飯，是另一回事。在郵
輪上住了不少天，每一餐晚飯都
是一場「秀」，要穿着體面，不
一定晚禮服，但最好是，女士精心
打扮，男士衣冠楚楚，我一點不反
感，反而覺得自己太隨便了。吃
飯的人都在餐廳門口站着，等侍應
帶位，裏面明明有座位，但不能自
己去坐，必須排隊等着。坐下
了，還得等，等侍應來為你點
菜，為什麼不用「二維碼」，為
什麼等？他們的理念是，急什麼，
進來坐下看看風景，觀察下周團環

境，輕聲聊些話題放鬆心情。這
些天每晚我們都在固定的一間餐
廳晚飯，菜式基本一樣，幾乎沒
有變化，但儀式感很強，每晚都
是滿座，人們不僅為了吃飯，寒
喧、打招呼，聊幾句天氣之類閒
話，是社交，也是吃的一部分。
進飯館吃飯是一種儀式。
沒人招呼，自己點餐，點完餐
馬上交錢，吃完就走，像是完成
一個程序，沒有享受、沒有樂
趣。正在掀起的外賣搶餐大戰，
壓價廝殺、壓價搶單，幾大商家
爭奪一個用戶，平台壓商家，商
家壓食材和人工成本。有一次我
點外賣，點的是「豬腳飯」，這
道菜應該來自台灣，在台灣拍
戲，當地演員帶我去一家專門店
吃「豬腳飯」，全堂滿座，一盤
燒得很香、很軟、很入味的豬
腳，配上白米飯很好吃，我一直
記得。「豬腳飯」的招牌廣告很
多，滿心歡喜點了一客，外賣拿
到手，豬腳得幾塊，瘦瘦乾乾，
沒有皮也沒有汁，配兩條青菜一
些米飯，和宣傳的廣告一點不相
似，價錢倒是便宜，還有各種優
惠，就是不實惠，壓來壓去，都
壓在消費者身上。
我們的傳統有很好的飯館服
務，老派的中式餐館有一整套服
務準則，體貼周全細緻，講究賓
至如歸，但如果趨勢一律向掃碼
點餐前進，要想一想後果。

到飯館吃什麼

粵語片後期湧現一班年
輕女明星。她們年紀甚

輕，所以即使過了一個甲子，很多位依然
健在。
陳寶珠和蕭芳芳自然不用我多介紹。她
們外形亮麗，能歌善舞，懂演粵劇和耍北
派，更能反串男角。二人都甚有觀眾緣，
大紅大紫時只是20多歲，堪稱一時瑜亮。
她們很早便息影，投入自己嚮往的生
活。陳寶珠結婚生子，當賢妻良母。1999
年，她復出主演舞台劇《劍雪浮生》，共
演了140多場，是香港旅遊發展局宣傳香
港的表演節目。之後，她多次演出不同的
舞台劇，票房成績驕人。後來，她與粵劇
續前緣，場場座無虛席，她為戲曲中心開
幕演出的《蝶影紅梨記》的網上購票數目
至今仍是香港的梨園紀錄。
蕭芳芳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息影後到外國
當大學生，追求知識，回港後在演藝圈再
創新高峰——她是經典角色林亞珍的扮演

者、多個電影頒獎台的最佳女主角和最佳
女配角得主、慈善機構「護苗基金」的創
辦人……
陳、蕭兩位的光環從來沒有因為離開鎂
光燈後而黯淡下來。無論何時出現，她們
數十年來仍然受着觀眾們的喜愛和支持。
丁瑩本名季景鈺，身形嬌小，長相甜
美，常演小家碧玉、佻皮可愛的女子、活
潑機靈的妻子等，其代表作《工廠皇后》
為當年的工廠女工編織了美好的生活願
景。她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移居多倫多，很
久沒有她的消息，不知道她的近況如何。
江雪是「嶺光三花」之一，與嘉玲和南
紅齊名。她的外形清麗，導演秦劍覺得她
有一種冷艷的氣質，便從「獨釣寒江雪」
一句唐詩中為她取了「江雪」為藝名。自
此之後，人人都知道她是江雪，至於她的
本名，我在網上也找不到。
離開電影圈後，江雪加入麗的電視主持
婦女節目《下午茶》。之後，她與曾任香

港前輔警總警司、多間中學校長和立法局
委任議員的丈夫楊寶坤移民多倫多，在當
地電台主持《婦女新姿下午茶》節目。她
在訪問中說自己從事的3項演藝工作全部
都分別歷時11年。
最近我看了電影《一水隔天涯》首20分

鐘，再睹年輕的苗金鳳（苗姐）的風采。本
名林慧珊的她加入無綫後即位列「四大花
旦」。她在電視劇《洛神》飾演甄宓的古
典美人形象無人能及，加上她之後飾演多個
苦命女子角色，令我以為她是楚楚可憐的柔
弱女性。怎知她在《女人俱樂部》中扮演的
惡家姑令我眼前一亮，原來她可以把一個本
來是乞人憎的潑辣角色演得那麼出趣。
8年前，我在一個宴會中與苗金鳳同坐

一桌。她漂亮如昔，我的朋友不相信眼前
人竟是六七十年代的花旦。我問苗姐為何
可以仍然那麼美艷，她謙虛地說︰「妝前
妝後兩個樣呀！」事實上，她才是歲月不
敗的美人。

年輕一輩的粵語片女主角

我是三角梅
小時候聽到鄰居說這是「寶巾
花」，一直以為是寶金花。那個年
代，給人起名字，不是寶就是金，
自然而然就把這花當「寶金花」。
後來比我高一年級的同學告訴
我，它叫九重葛，因為她是文學青
年，時常在作文比賽獲獎，非常仰
慕她，這詩意的名字從她嘴裏吐出
來，似乎這花也變得文學起來了。
至於為什麼是「九重葛」卻不知
道。這花似乎也不是一重一重地綻
開的呀？住在我們後院的馬來人
說，馬來名字是Bunga Kertas。馬來
文的語法比較奇怪，是倒反的，
Bunga是花，Kertas是紙。所以直接
翻譯過來就是「紙花」。
那時陽光明媚，風在吹着，穿着
紗籠裙子的阿米娜指着那紅艷艷的
花，對我說：「你看，像紙一樣薄
呀！」我是到這個時候才看見這花
的花瓣如紙般在風中搖晃，感覺似
乎一碰就碎，脆弱而絢麗。
一回在香港九龍公園裏，很多菲傭
和印傭就在花叢中、花樹下聚集一
起，有的還像野餐一樣，在草地上鋪
開一塊顏色鮮艷的布，坐着吃喝之
外，還有在聊天或打電話。回憶起來
應該是星期天，是她們的假日。習慣
看見她們聚會的香港朋友無視她們的
存在，指着長在她們身邊的花說，你
說你們叫「寶巾花」，我們香港人叫
它「勒杜鵑」。上一次帶香港朋友去
怡保，那是講廣東話的地方，香港朋
友看到這花時，我說︰「這寶巾花是
怡保的市花呢！」
回到檳城，街頭巷尾也很多「紙
花」，老城區有一棵在回教堂附

近，總是有旅遊大巴停車，遊客從
這裏走去壁畫街，花樹成了熱門打卡
點。高大茂盛，艷紅鮮活的花不理遊
客多寡，每天不停地開落，既落滿一
地，也長滿一樹，似乎永遠不會有掉
完的時候。我帶吉隆坡的朋友去觀
光，她抬頭一看，哦，葉子花。
這叫葉子花？我張口結舌。
這難道不是葉子花嗎？朋友理直
氣壯。一看，也是。不禁失笑。
等我到了廈門，文學朋友帶我島
內島外采風，發現處處都是它。廈
門同安集美翔安，聽到我讚賞它的
美艷，朋友說︰「三角梅是廈門的
市花呀！」
名字，多像一種定義。世人喜歡
用名字將一切分類，以為一旦命
名，便能將其掌控。但三角梅呢？
它在這些名字間穿梭，卻從未真正
被束縛。它是紙花，輕盈如夢，卻
在風雨中不曾凋零；它是葉子花，
繁茂而生機盎然，明明是葉，卻綻
放出勝似花的絢爛。
哪一個才最貼近它的本質？「紙
花」是它的外表，脆薄如紙，色彩斑
斕，但內裏卻是頑強的。陽光熾烈，
雨水充沛，它總能迎風而立，開出燦
爛如霞的花朵。而「葉子花」則更像
是一種誤解，因為那艷麗的「花瓣」
其實是苞片，真正的花朵只是在內裏
那小小的、白黃色的花蕊。
陽光透過花瓣的薄紗灑下斑駁光
影。凝望那些層層疊疊的花瓣，風
輕輕吹過，它們在陽光下翻飛，如
無數秘密被悄然揭開。那一刻，它
們在低語：「我是誰？我是紙花，
抑或葉子花？我是脆弱，還是頑

強？」或許，它從未在乎這些名
字。它只是在熾熱的陽光下，迎風
而立，開出燦爛如霞的花朵。它不
在乎被稱為什麼，也不在乎被如何
定義。它只知道生長，綻放。
三角梅總讓我想起梅花。孤高冷

艷的梅花在寒冬中傲然獨立，冰雪
壓枝而不折。它是「俏也不爭春，
只把春來報」的清冷。三角梅是熱
烈、是張揚，是鋪天蓋地的綻放，
不管你喜不喜歡，它都在那裏。它
不講究姿態、不追求典雅，只要陽
光、只要自由。它可以是高牆上的
一抹燦爛，也可以是盆栽中的小小
一隅，無論在哪裏，它都不會掩藏
自己的光彩。
它是沒有牡丹的富貴、沒有蘭花

的清雅，也沒有梅花的高潔。但它
從不掩飾自己的鮮艷、從不在乎旁
人的眼光，在熾熱中昂然生長，和
寒冬裏傲然開放的梅花一樣，都在
極端中尋找生命意義。
喜歡畫梅蘭菊竹，但這花中四君
子，已被標籤成中國的花，水墨畫
中的花，像牡丹也是、水仙也是，
都屬於中華文化中的花之代表。但
三角梅，卻可以以它來代表南洋。
在南洋畫三角梅，應該要畫得更好
才是，因為它就長在眼前呀。
所以畫三角梅的人，應該如同三

角梅一般，在歲月的風中，不再奢
求成為誰眼中的珍貴之物，只求在
屬於自己的角落裏，用力地生
長、用力地開花。
三角梅告訴我，名字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無論被稱為什麼，都要
盡情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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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港九新界及迪士尼的無敵
海景房。 作者供圖

●《浪浪山小妖怪》
劇照 作者供圖


